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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的地表下，菌丝在隐秘地生长。不同的地域，同

一支山的上下段，向阳抑或背阴，生长出各式各样的野生

菌，我们称“菌儿”。

菌儿是雨季的主角。地处滇中的南华，牵连出起伏

的群山，仿佛就是菌儿的舞台，你方唱罢我登场，脚撵脚，

菌赶菌。只要没遇上大旱大涝的极端天象，菌儿定会如

约而来。

响雷一过，雨水一浇。菌儿在草儿们、树儿们转绿的

身影里，一个挨一个，排队出土露脸，形态各异，随性生长。

捡菌儿，特别考验眼力与辨识度。菌儿依托低凹的

地势，借助松塔、树皮、枯枝、腐叶、草丛、浅土，特种兵似

的让人难以发现。

与山林相依为命的人，才是山真正的主人。山里人

以山水的方式为村落命名，直白好记，“核桃树”“马场”

“松树地”“芹菜塘”“野猪塘”“菖蒲箐”……这些名字老实

巴交，叫着顺嘴，而“烂泥箐”的名字就起得毛糙且随性。

烂泥箐村是人们前往南华六个乡镇的必经之地，海拔高，

气候冷，霜大，土质疏松，遇水便成胶状，非常黏稠。旧时

的山道，顺箐蜿蜒而上，积水成洼，路烂泥泞难走。久而

久之，便有“烂泥箐”的俗名。

那些年，我在一街煤矿工作，时常往返这里。记得

有一次，我坐从大蛇腰到县城的班车，来到半道下坡路，

下雨路滑，班车前轮刹住，车身却侧滑，横在路中间，同车

的人吃惊不小，幸而最终平安无事。现如今，路旁小洋房

林立，村村通水泥路，南景公路全是柏油路面，通行无

阻。我们一家人常常周末开车到此，选择在半道停车，在

路旁的短松林里赶菌儿，收获满满。

烂泥箐建了水库，起先叫烂泥箐水库。周围四山八

岭出产松茸，五街又有了“松茸之乡”的名号。加上国家

地理标志“南华松茸”采集地在五街，烂泥箐水库就有了

雅名，叫“松茸湖”。

走进兔街半坡的雨季山林，大红菌像模特一样现身，

在树木的陪衬下，光影摇曳，仿佛踏在云朵上，带起一阵

梦幻的风。她一出现，整座山都好像被点亮了，赶菌人的

目光都被她吸引住了。

植被恢复后，雨水成了山林的常客，菌儿也出现得

频繁，它们总会在大半年的雨季里等你，与你一次又一次

地遇见。

菌菌 儿儿
□□李天永李天永（（彝族彝族））

一场大雨过后，我驱车前往阳新县，

打算去拜访蔡月娥老人，她已80多岁高

龄，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阳新布贴的

传承人。

阳新布贴俗称“粘花”。过去在乡下，

心灵手巧的妇女用边角布料，在旧衣服上

缝上各种图案，让旧衣服换新颜。后来，布

贴逐渐发展成一项民间艺术，广泛应用在

儿童服饰、婚嫁送礼、观赏把玩等方面，比

如给娃娃们佩戴的凤尾帽、虎头帽等，就

常用布贴装饰。

黄石大地被大雨冲刷得清新干净，我

行驶在路上，想到一会儿就能亲眼见到布

贴的制作过程，心情也不自觉随之愉悦起

来。顺着阳新县老博物馆后面的小路行

车，穿过一些老旧平房直到尽头，便到了

蔡月娥的家。她家是一栋两层小楼，门前

有一个小院子，院里栽有两棵枣树和一棵

石榴。彼时，枣树挂满了青枣，石榴树结着

许多石榴。果子上皆披挂晶莹剔透的雨

珠，闪耀着诱人的色泽。

我走进了房间，发现老人家里的装修

虽然简单，布置得却十分温馨，茶几、沙发

和小方桌上，都铺垫着布贴，门窗和客厅

电视背景墙上，都悬挂小巧玲珑、五彩缤

纷的布贴装饰，每个布贴设计得藏巧守

拙、返璞归真，惹人喜爱。

蔡月娥老人头发花白，一脸慈祥，她

坐在临窗的沙发上，正在与大儿媳徐银秀

一起制作布贴小枕头。她俩聚精会神地缝

制一个老虎枕。蔡月娥一边在头发上磨

针，一边叮嘱儿媳：“图案要对称。”一缕阳

光斜照在她的脸庞上，尽显她的安然祥

和，让我心中忽然生出几分感动。

茶几上摆着三个已经做好的动物布

贴小枕头，它们各有特点：老虎枕的耳朵

是椭圆形，狮子枕的耳朵是圆形，猫枕的

耳朵是三角形；老虎枕和猫枕的尾巴是

翘起来的，狮子枕的尾巴是低垂的。这些

小细节能让人们轻松分辨出布贴上是什

么动物。

蔡月娥老人还热情地带领我参观了

她制作的其他布贴，除了传统的龙凤、喜

鹊、红鲤、貔貅、麒麟等瑞兽外，常见的图

案更多是身边的动植物。阳新布贴讲究在

生活中取材，从身边获得灵感，描绘的内

容与百姓身边事物息息相关。比如蔡月娥

家的小桌上，铺着一块十分好看的布贴垫

子，上面绣制了硕果累累的石榴树和红枣

树，这不正是院里的那两株吗？

参观结束后，蔡月娥老人邀请我坐在

沙发上长谈，她的思维清晰，谈吐流畅，压

根儿不像已经耄耋之年。她对往事记忆犹

新，告诉我，她出生于阳新县王英镇蔡贤

村。那时候，这是一个极其贫困的乡村。蔡

月娥出身于书香世家，但在她5岁那年，

她的父亲去世，从此家道中落，全靠母亲

支撑整个家。12岁那年的冬季，蔡月娥全

家人坐在火塘边取暖，母亲给她做布贴凤

尾帽，蔡月娥就目不转睛地盯着母亲看，

学习怎么制作。她对这项精巧的手艺充满

了好奇，只见母亲巧妙地用剪刀将平时收

集来的碎布与布头，剪成一两寸长的各色

图形，然后将这些布头部件拼凑起来，通

过粘贴、拼凑、绣制等方式，制作出双凤、

牡丹等图案，再将这些图案缝在一顶古朴

别致的帽子上。自此，蔡月娥对布贴这项

手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耳濡目染之中，母亲的针法和手艺让

蔡月娥悄悄牢记于心。母亲去忙家务的时

候，她就用做衣服时剩下的边角余料，模

仿母亲的样子缝制。母亲见女儿聪明伶

俐，且对布贴如此感兴趣，便在有空的时

候手把手教她，指点布贴的制作要领，蔡

月娥于是慢慢地学会了这门手艺。

几十年来，蔡月娥对阳新布贴痴情不

改，从未间断钻研和制作布贴，还致力于

传扬这门手艺。她每年都会积极参与阳新

县文化馆举办的布贴培训班，手把手教导

学生制作阳新布贴，将这门民间手艺传承

给更多的人。如今，在阳新县，越来越多的

人投身于布贴的传承之中，他们与蔡月娥

一样热爱布贴，小小布贴在他们的巧手下

发扬光大，渐渐成为阳新一张亮丽的文化

名片。

从明清时期农妇用碎布拼贴祈福，到

如今成为呈现楚地审美、传递生活哲思的

艺术载体，阳新布贴“以布为笔，以剪为

墨”，记录着阳新的风土人情，其历史文化

价值不可小觑。阳新县十分重视布贴的保

护与传承，在阳新县文化馆，还专门设立

有布贴展厅和布贴美丽工坊。在这里，我

看到了许多阳新布贴的代表作品，如《麒

麟踩八宝》《招财童子》《虎跃云天》《鹿

鹤挨松》《猴子摘桃》等，这些作品曾多次

亮相国际展会，获得了广泛关注与赞赏。

我走近那幅巨大的《麒麟踩八宝》布贴，听

着讲解员声情并茂地介绍。在他们的讲述

中，我仿佛看见那匹黑底和彩布拼成的麒

麟，正从鄂东南大地腾空而起，遨游苍穹，

周身绽放出璀璨的光芒。

阳新布贴阳新布贴：：艺术融入生活艺术融入生活
□□活活 石石（（苗族苗族））

■非遗走笔

阳新布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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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中总有那么几次，母亲会从遥远的山村来到省

城医院看病。在医院的走廊候诊时，她总爱盯着拥挤的

人群，像初生的婴儿一样，对所有新鲜的事物充满好奇。

这一次，她瞧见一位年轻妈妈将孩子抱在胸前候诊，行动

多有不便。她反反复复看了那个人好几眼。我一开始并

不明白她为何总是盯着对方看，轻轻拍了拍她示意不要

如此，以免显得不礼貌。母亲并未理睬我，她思考了一会

儿，最后像是下定决心了似的，蹒跚地走到那位年轻妈妈

面前，慢吞吞地对她说：“抱着孩子多累啊，背在身后才对

哩。用那种老式的背带，既安全，又方便。”年轻妈妈被这

突如其来的搭话搞得有些错愕，但还是仔细听了母亲的

建议，连忙道谢。

母亲所说的老式背带是一种传统的背婴孩工具。20世

纪七八十年代，我们这里的人常常将背带作为生育礼物

送人。孩子满月时，外婆邀请三姑六婆带上红鸡蛋、五色

糯米饭、漂亮的背带，浩浩荡荡到女儿家去行背带礼，吃

满月酒，唱布依山歌，把孩子满月当天过得欢气腾腾。

背带实在是一项巧妙的发明，既能随身背着婴儿予以

照顾，还可以解放双手便于劳作和行动。背带的主体由厚

实的棉布、肩带和内置衬垫组成，部分款式还会加上腰

带。背带有竖背式与背坐式等多种用法，竖背婴儿时，可

让婴儿面向家长，也可以让其面向外侧。背坐式适合稍大

一些的孩子，家长把婴儿安放在背带布面上，将婴儿的双

腿自然分开，背部与家长的背部紧密贴合，既稳定又舒

适。背带的肩带与腰带设计合理的话，还能为家长省下不

少力气，即便长时间背负婴儿，家长也不会感到过度疲惫。

如今，广西背带早已不再是单纯的育儿工具，而发展

成一种集纺织、刺绣、印染等工艺于一体的民间艺术。背

带的制作选料极为讲究，多选用厚实耐磨的棉布、绸缎为

底，部分高端背带还会采用丝线、金银线等进行装饰。从

剪裁底布、设计图案，到刺绣、缝合，每一道工序都由手工

完成，一件精美的背带，往往需要耗费数十天甚至数月制

作。当它初次在一位年轻妈妈的背上展露它的精巧耐用

时，一切辛劳和等待都值得了。

我家乡的背带多用自织土布制作，土布的原料是布

依族人自家种的棉花。我的外婆就是一个纺棉花的好

手。小时候，我总觉得很神奇，外婆是怎么做到从一团团

棉花里，扯出一根根细长的棉线的？更令我百思不得其

解的是，她竟然能在木制的织布机上，用这些线织出一块

块土布，还在这些土布上绣出绿幽幽的山水、红彤彤的太

阳、各种美丽的花鸟，最后用它们做成背带。

我小时候最爱围在外婆的身边看她纺织，兴致来了

也会上手帮她干活，虽然很多时候是在帮倒忙。外婆在

织布时，我会帮她踩两脚踏板，我还会拿着像小船一样的

梭子，瞄准织布机上的隧道，让它飞快地穿过织布机上的

线条。我已记不清外婆的面貌，但她织布的身影还犹在

我眼前。我一直觉得外婆会魔法，要不然怎么会织出如

此细密、条纹不同的土布，土布上怎么又会翻飞出如此美

丽、斑斓的图案？

织布只是做背带的第一步，还要经过浸泡、蜡染等工

艺，结实耐用的背带才能被制作出来。首先将蜂蜡加热

融化，再用铜蜡刀蘸蜡在土布上绘制出螺旋纹、鱼鳞纹等

传统纹样，之后进行染色。画蜡后的土布须放入靛蓝染

缸浸泡5至7天，反复取出令其氧化，直至达到理想中的

色彩。土布染好后，还要用沸水煮去蜡质。接下来就是

剪裁、拼接、刺绣等。刺绣是整件背带的灵魂，主要在背

带主体上方、肩带两端和尾端装饰布上用不同绣法绣上

美丽的图案。布依族的妇女们在刺绣上尽显她们的心灵

手巧和聪明才智，她们用各色丝线，在背带上绣山川、花

草、鸟鱼，绣上太阳、月亮、星辰，绣岁岁平安、花开富贵、

国泰民安，绣大大的愿望和小小的心思。

父亲长年在外工作，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是由母亲

一个人拉扯长大的，她用外婆送的背带将她的五个儿女

一个一个背到长大。母亲背着我们上山锄草、下地插秧，

无论走到哪儿，她都会用温暖而宽厚的后背守护我们，从

不觉得孤独和劳苦。

直到我们五个兄弟姐妹都长大成人，从母亲的背上

走下来，走进这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母亲才仔细收起她

用了十多年的背带，珍藏在她的柜子深处。

十七年前，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母亲送给我一条她亲

自缝制的背带。我不屑道：“妈，现在背带又新又时髦，谁

还会用这种土背带呢？”

母亲神色黯淡，但还是仔细为我收好了背带，并说：

“留着吧，总有一天会用到哩。”女儿的整个婴孩时期，我都

是抱着她的，有时出门也会推婴儿车，但从没用过一次母

亲送的背带。我说不清是内心抵触，还是实在看不上母亲

送的老式背带，那件背带，被我遗忘在衣柜的最底层。

我生完二胎后，正值脱贫攻坚如火如荼地进行。我

时常奔走在扶贫的山路上，无数次经过麻村一条弯曲陡

峭的坡道。有一天经过麻村时，人们说不久前，一对年轻

的夫妻骑摩托车背着生病的孩子往县城医院飞奔，到达

医院解下背带时，竟发现孩子不见了，漂亮新式的背带里

空空荡荡。那天寒风刺骨，孩子被裹得严严实实，摩托车

又骑得飞快，孩子何时掉落，年轻的母亲完全没有察觉。

年轻父母哭天抢地原路返回，才发现在麻村的弯道飞驰

而过时，背带的卡扣松了，孩子被甩到路上夭折了。我的

母亲听说了此事，边抹泪边喃喃道：“可怜的娃儿。如果

用我们老式背带背着，孩子保准不会掉。”

母亲的话点醒了我，让我想起她送给我的背带。我

将它从衣柜里翻出来晾晒，这是我第一次仔细观赏这条

背带。太阳光下，背带上的花鸟栩栩如生。往后的日子，

只要我带孩子外出，我都会用母亲送的那条背带。我背

着孩子洗衣做饭、骑车买菜，样样做得轻松自如。我越来

越喜欢它淡淡的蓝靛香，喜欢那些盛开在我背后的花朵

和飞翔的鸟儿，喜欢孩子伏在我背后的踏实和温暖。

现在，母亲送的背带还崭新如初地被安放在我的柜

子里。多年以后，若我的女儿也生了孩子，我会郑重地将

背带交到她的手上，不管她背或是不背。

■时光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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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桐川相桐川
□□白白 鸽鸽（（回族回族））

相桐川也叫相桐村，我出生、成长在

这里。

这个山村曾经相当贫瘠，但是有着美

丽的风景。夏天，我们会在院子里乘凉，

看到蒲公英飞扬，我们的心就随着它一起

飘得很远。我们在悠闲中沉睡，一觉醒

来，苍穹已布满繁星，不停向我们眨眼示

意。山风送来凉意，月光抚摸山峦，小小

的我总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美好。

我是相桐川里的第一个女大学生。

对住在那个偏僻山区的人而言，别说读大

学，能完整地读完小学就已不容易。更何

况我还是一个女娃，“女娃读书没啥用”是

相桐川大多数人的想法，就连我的父母也

这样觉得。父亲当初送我去上学，也是抱

着让我识几个字“睁开个眼睛就行了”的

心态。大多数时候，他们都不想让我继续

读书，父亲甚至好几次跑到教室门口，当

着老师和同学的面让我退学回家，但他显

然低估了我想要读书的决心与勇气。

有一年暑假，我和弟弟在山里放牧。

午饭时间，父亲给我和弟弟各买了一份白

糖和奶粉，对我们说：“村里人都夸你俩把

羊和骡子放得壮。今后你俩就不去上学

了，在家放羊和骡子怎么样？我会给你俩

经常买糖和奶粉的。”父亲说完便递给弟

弟一份白糖和奶粉，试探着问：“咱不上学

了中不？”

弟弟答应了父亲。父亲转身又要将

另一份白糖和奶粉塞进我手里，但我把手

背在身后退了一步没有拿。父亲盯着我，

见我一言不发执拗不要，便一脸不高兴地

转身走了。其实弟弟并不喜欢吃甜食，这

些反而是我喜欢的，父亲很清楚这一点，

他此举显然是针对我做的。从那以后，弟

弟就辍学当了“羊把式”，但他一直很喜欢

双肩书包，每当父亲卖了羊问弟弟最想要

什么，弟弟只说他想要一个双肩书包。

中学就要去县城读了。那时候，从相

桐村到县城的交通极不方便，我要步行十

几公里，才能坐上一趟从邻县发往县城中

学的早班车。车每天一班，如果错过了就

耽误一天的课程，所以我常常提前半个小

时甚至一个小时就等在车站。

周末回村的时候，不必像上学那样赶

时间，就可以走得从容一些。一个人孤身

走过相桐河时，我曾想过很多事情，最大

的愿望就是继续读高中、考大学。但父亲

觉得，能让我读完初中就已经很好了，就

算要继续读，也只能读中专。快要毕业的

时候，父亲来到县城我读书的学校里对我

说：“除了中专，其他什么都不要报。”说

完，父亲给了我20块钱就走了。临走时，

父亲回头再次强调：“记着，就报考中专！”

我拿着父亲给的20块钱想了很久，

还是用那20块钱报考了高中，没有按父

亲的要求去报考中专。我如愿考上了高

中，结果出来的时候几乎全村人都知道，

唯独父亲不知道。但这件事在村里是瞒

不下去的，果然，父亲在别人口中得知我

考上了高中，好一段时间都不和我说话。

当我自己有了孩子，我才意识到当年

我一个女孩子独自走在相桐河旁，母亲心

里不知会有多担心。

母亲也曾进过学校，她的思想是开明

的。她知道我一心想上学，虽然嘴上不

说，但总是以实际行动默默支持我。曾有

好几次，我因各种困难将要被迫辍学时，

母亲就会找亲戚为我解围，使我能安心回

到课堂。每到快要开学时，母亲就会出

门，我知道她是去替我筹学费。有一次，

我看见她一瘸一拐走进了村庄对面的南

湾梁，她的腿不好，膝盖经常疼痛，不得不

拄着拐走。我目视着身形渐远的母亲，她

就像旱海里的一片枯叶消失在山路上，又

带着学费回到家给我；自从目送母亲走进

南湾梁的那一次，仿佛她的身影就印在了

那个山口。

我年幼时曾被一只狼吓到。那时正

值半夜，我被一阵叫声惊醒，看到母亲眼

睛大睁着望向屋顶说不出话，是一只凶恶

的狼立在上面。年幼的我哪见过这等猛

兽，只是不停哭喊。慌乱中，我起身哭着

跑出家门，喊人救母亲，一直跑到相桐村

大队。我的哭声惊动了村里人，一个老奶

奶跑出来将我抱回家。第二天早晨，听说

邻居家的很多羊被狼咬死了。大人们都

在围观，我挤进去一看，羊的尸体血淋淋

躺在我家门前的路上，家里的大黑狗也被

狼袭击了，痛得在院子来回疯跑。之后很

长一段时间，我似乎患上了恐惧症，每到

天黑我就恐惧，害怕狼再次出现。我总会

躲进被子里捂着头不敢翻身，闷到快窒息

时，直接掀开被子大叫一声钻进母亲怀

里。母亲的怀抱让我安心，没有她，我难

以度过童年时的漫长夜。

如今母亲老了，她不懂我从事的工

作。她听同村的人说我写了两本书，但

她不知道写字能有啥用，也不知道写书

有多大的意义。当人都夸我很了不起

时，她只是说：“她的心一直在念书上。”

听起来好像是在埋怨我只会读书，不会

做其他的事，但看母亲的神情，显然是开

心并为我骄傲的。有一次，县上举行了

一场宣传活动，一名记者在著名的震柳

前采访我，录制了一段视频发布了出来，

母亲在手机上看到了，急忙打电话问我：

“你跑到那棵磕磕巴巴的丑树跟前干啥

去了，小心你又被吓得晚上睡不着觉。”

在母亲的心里，我还是那个连小飞虫都

害怕的人。


